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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途驰梦 赤脉穿云

从西安启程，向北而行，便抵达了历史长河中
熠熠生辉的革命圣地——延安。

我曾多次踏足这片热土，有独自探访的踽步
思考，有与家人共度的温馨旅程，更多的则是陪伴
远道而来的友人，一同追寻红色足迹。每一次的
到访，都怀揣着对革命历史的深深敬仰，仿佛是一
场心灵的朝圣。

从高德地图上查看，延安距离西安约340公
里。驾车选择高速公路，大约3小时50分钟车程，
可瞬间告别都市，急驰在黄土高原的壮美风光之
中。倘若偏爱省道或县道的慢行之旅，则需七八小
时甚至更长的耐心跋涉，然而沿途的每一处风景都
值得细细品味，每一段路程都充满了探索的乐趣。

我们此番北上，则不同以往，是参加陕西省交
通作协组织的西成客专陕西公司关于“交通发展
成就”作家采风活动，要在西延高铁全线竣工之
际，提前踏上这条尚未正式通车的钢铁动脉，用脚
步丈量它的温度，用目光欣赏它的容姿。

西延高铁是陕北革命老区首条高速铁路，全
长299.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自西安北
站引出，途经铜川、黄陵、洛川、宜君等10个站，终
至延安站。由西成客专陕西公司承建，年底通车。

这是一项伟大的建造！高铁建成后，西安至
延安列车运行时间由约2.5小时压缩至1小时左
右。2025年10月，这条线路已完成最高时速385
公里的提速试验，它标志着联调联试阶段顺利完成，
为正式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信心保障。

一条钢铁长龙，嗖的一声，从西安北站呼啸而
出，离开古城，一路向北，把渭河、黄土高原和宝塔
山瞬间串成闪光的项链，让红色圣地进入高铁时
代，划时代的飞越，多么令人开心！

曾经，西安到延安，坐动车仅需要两个半小时
了，如今再把时空折叠一半——当聊着天，把一碗
刚刚掰好的羊肉泡碎馍送进老字号的炉膛烹制，
观光客们已站在延河桥头举起相机，这是何样的
感受？

我们的采风，是经越铜川、黄陵、洛川等新建
的站台，一路参观访问，徐徐北上的。

车子刚过渭北，铜川便在山与山之间的豁口
处倏地展开。这座因煤而兴的老工业城，被西延
高铁第一次温柔地揽进高速怀抱。

刚刚建起的铜川北站，与老城区和台塬地貌
交界，像一方新雕琢的印章，镶嵌在台塬山下的茫
塬之中。

听站房的建造者娓娓讲述，这座以“丝路明
珠，药王故里”为设计构思的站房，舒展大气、极具
力量感。 候车大厅装饰以铜川耀州瓷印花和色
彩为元素，穹顶设计的星星是中央美院师生们用
手工绘制，象征着照金的燎原之火。青瓷一滴，范
宽一瀑，台塬上长出“丝路明珠”……简洁大气的
装饰手法，将当地的历史与文化充分融合。

站在站前广场，抬眼望去，远处药王山依旧飘
着药圣孙思邈的草药清香。曾经“黑腰带”上的矿
区，如今被高铁轻轻系成“绿丝带”——这座历经
炽烈与沉寂的城市，正因西延高铁的停靠，把昔日
的碳火，锻造成驶向未来的速度与光……

接下来，便是黄陵了。
当踏入这片圣土，脚踩的每一步，似乎都回响

着五千年前的足音。黄帝，不只是史书里的名字，
而是中华文明的起步，是华夏共同身份的根脉，是
这个民族的“精神原点”。

黄陵站建的大气，如一枚被大地托举的“玉
琮”，静卧在桥山余脉的臂弯里，站体线条如琮纹
流转，庄严雄伟，展示出古今交融的建筑美学样
貌。站房的内饰不是“装修”，而是一场“空间里的
黄帝祭礼”，是一次穿越古今、文化与功能交织的
空间叙事。它用现代材料与数字技术，把古礼的

“敬”、山水的“意”、旅客的“情”缝合在一起，让每
一次经停都成为一次与民族记忆的短暂重合。

随着高铁畅通和时间的折叠，轩辕黄帝，这位
华夏民族公认的“人文初祖”，每年清明的公祭典
礼，将会有更多的华人来到他的陵寝前，身着礼
服，击鼓鸣钟，敬献花篮……

车子朝洛川方向疾驰，不由想起洛川的苹果
和那场著名的会议。

洛山站的建造，显露出黄土文化的另一番景
象。它以“红色圣地春常在，洛水山川果自香”的

设计构思，站房建筑风格延伸洛川会议的遗址前
苏联红色建筑，以会议旧址大门为原型，将其形态
作为建筑主题基调，融合当地传统窑洞，砖雕等建
筑元素，即体现现代交通特质，又将红色历史与自
然物产融为一体，表达建筑、人文、人生、自然等融
合共生……

西延高铁延途站点的设计建设布局，早已摒
弃了过去那种“千站一面”的单调乏味，以与时俱
进的现代步伐，“一站一色”，用一条共同的时间
轴——从轩辕到今日，从黄土到星辰，从红色到现
代，把站台当成“章节”，让列车成为“书脊”，翻页
之间，完成一次文明的快进与倒带。每座站台都
似一枚“文化芯片”，外形提取地域图腾，空间植入
人文叙事，材料嵌入当代科技。于是，高铁不再是
运输逻辑，而是一部可行走的教科书。

“米”字擎穹 高铁纵横

久居西安，每日穿行在钟楼、城墙与大雁塔
间，对陕西省正在兴建的米字形高速铁路竟然孤
陋寡闻，出行消费的思维还沉浸在对动车的满足
中。当采风中第一次听到“米字形高铁”几个字，
像被梦中点醒，惊喜而兴奋。过去的日子里，当我
们告別绿皮车的时候，似乎已经满足了动车带来
的“哐当”提速，以为那是陆地飞速的极限了，殊不
知在钢轨更深处，350公里的时速正在悄悄酝酿，
像潜流在黄土下的渭河，一旦破堤，便把时空冲刷
得七零八落。

从哐当哐当，到嗖嗖嗖，仅凭着这种声响，中
国铁路又进行了一场革命。

记得上世纪1990年代，我赴日本，采访西北
航空公司驻日营业部，乘坐过日本的新干线，印象
最深的，除快捷舒适卫生，轨道长时间才哐当一
声，打破了我对“哐当哐当”的认知。

后来得知，新干线是采用无砟轨道技术。那
声“哐当”之所以隔很久才出现，是因为日本在20
世纪60年代逐步普及的板式无砟轨道，把轨枕、
道床“焊”成了一块整体混凝土板，钢轨接头被焊
成几百米乃至上千米的无缝长轨——列车轮子只
在温度应力释放口或桥梁伸缩调节器处才会偶尔
撞击一次，于是“哐当”从连绵不断的鼓点变成了
稀有的重音。

三十年过去，中国把这段“偶尔才有一次的哐
当”进一步推向了“几乎绝迹”的阶段，而且是在一
片比日本大一个数量级的国土上完成的。从当年
新干线的“偶尔一声”到今天中国高铁的“万里无
声”，背后是一条完整工业链的跃迁：材料、装备、算
法、施工、运维、标准全线拉通。当年我对“哐当”的
认知，如今已被中国放大成一张“无砟高速网”，并
且还在把“无声”推向“无感”——车轮与轨道，正在
用毫米级的静默，讲述另一个有关时速的故事。

惊奇，欢欣，手舞足蹈。之前只熟悉动车，曾
经为他骄傲，却又要落后于身后。高铁、动车，两
个不同的概念打开了我的脑洞。我引以为豪的那
串“动车”，瞬间被高铁甩成背景。动车像旧日情
歌，高铁则是胸腔里第一声摇滚，两个词轰然相
撞，把我的认知一下子提速到350的数字。

动车是温柔的，像老陕的扯面，筋道却含蓄；
高铁却充满烈性，似一碗刚出锅的羊肉泡，滚烫、霸
道，香得你直吸溜。前者让“三秦”缩小成“关中”，后
者要把“西北”折叠进“中原”——西安到成都，3小
时；到武汉，2小时；到延安，只需1小时！原来，我们
熟悉的钟楼鼓声，很快将被更辽阔的风声合奏。

原来，我日日穿行其下的城墙根和钟楼盘道，
只是西安的“心脏”，而一张以这颗心脏为原点、正
极速铺向八方的“米”字，才是它真正的翅膀。

于是，我摊开陕西地图，用“米”字进行意象文
字的对接：那一横，郑西、西宝、宝兰，早已横贯丝
路；那一竖，是西延、西康、西渝，正把陕北、陕南、
成渝拽进怀抱；那一撇一捺，是西成、银西，让蜀道
不再难、让塞上不再远。

八向放射，如同在黄土高原上写下一个遒劲
的“米”字，是给未来的签名？

我忽然明白：生活在西安，不只是坐拥十三朝
古都的落日余晖，更是站在一场风驰电掣的黎明
起点。等“米”字最后一笔落下，当第一列银龙呼
啸出西安北站，我要带着曾经“孤陋寡闻”的自己，
买一张去延安的车票，眺一眼宝塔山，望一回延河
水，吃一碗陕北的羊肉饸洛面，再眨眼返回，只为
亲身验证这两条永不相交的钢轨带来的传奇。

当“一横”如彩虹般横跨关中平原，“一竖”似
利剑般直插陕北高原，“一撇一捺”勾勒出西部发
展的宏伟轮廓，我仿佛看到一座古老而又年轻的
城市——西安，正抖落历史的尘埃，以全新的姿态
挺立在时代潮头。

“铁”骨映辉 匠心铸魂

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不知从何时起，被世
界送上“基建狂魔”的雅号。

从南水北调到西电东送，从青藏铁路到港珠
澳大桥，中国用一项项超级工程诠释着“基建狂
魔”的实力。这不仅是对中国基建速度和规模的
赞叹，更是对中国工程技术水平的高度认可。而
高铁，便是这幅画卷上最闪耀、最灵动的线条。

从北国雪原到南海碧波，从西部高原到东部
沃野，高铁如一条条银龙，穿山越岭、跨江越河，将
千山万水的阻隔化为咫尺之遥。它让“千里江陵
一日还”不再是诗人的浪漫想象，而是触手可及的
现实。陕西的“米字形”高铁网，正是这宏大叙事
中的精彩篇章。

高铁，是速度的奇迹，更是梦想的延.伸。它
让城市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让“双城生活”成为
日常，让“诗和远方”触手可及。它不仅是钢铁与
混凝土的交响，更是民生与发展的和谐共鸣。

当列车呼啸而过，窗外风景如电影画面般一
幕幕掠过，我仿佛听到了时代的脉搏在有力地跳
动。这跳动，是“基建狂魔”的自信与豪迈，是中国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更是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铿锵足音。

中国高铁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无数设计者与
建造者的集体智慧与辛勤付出。他们以精湛的技
术、严谨的态度和持续的创新精神，共同攻克技术
难关，保障工程质量，推动中国高铁体系从无到
有、从追赶到引领的跨越。正是这些幕后英雄的
默默奉献，铸就了高铁的安全、高效与舒适，成为
国家发展的强大动脉。

他们是普通人，却承受着比普通人更大的压
力；他们是平凡人，却干着不平凡的光辉业绩，且
看这些时代的健儿，高铁线上的筑路英雄们！

张兴洪，52岁，30年中转战9条国铁、4条高
速，现再赴延安，任中铁二局西延9标书记。征拆
受阻，他一月拿下6处渣场；青年畏难，他搬办公
室同工棚并肩；薪酬、民工工资制度先行，两年化
解纠纷90余起。2025年春节，他隐瞒肿瘤病情
留守工地，术后未拆线即返岗，被称“钢铁书记”。
他还为老区修村道3条、广场2座，抢险4次，用担
当赢得口碑。面对荣誉，他只说“愿做一块平凡的
铺路石”，最大心愿是通车后陪父母坐上自己修的
列车看宝塔山、黄帝陵……

川籍人陈冲，西延站房工程项目副经理，
2023年6月领战西延150公里五站房。遇黄陵
缩孔、宜君岩硬，创“二次回填”“旋挖+钢套筒”工
法，日成桩由1根跃至20根；带队BIM模拟、“毫
米级”液压提升百吨网架，450米站台零侵线。住
帐篷、守雨夜，以“牺牲小我，通老区大动脉”凝千
人团队，发誓把革命圣地牵入中国高铁网……

郑伟，西延四电2标项目经理，新官上任之
始，便率团队鏖战93.5%桥隧的西延208公里。
为把平直度从0.04毫米精修到0.02毫米，6天反
复校张力；5月仅架67锚段，6月创日架20段纪
录，终获接触网CQI满分，57分钟西安抵延安，让
红色高铁“新生儿”健康诞生……

西高基础设施段4车间、甘泉北桥岭隧工区
李和奇，四年三敲西延隧道十万余点，徒步千里排
隐患；从西成“跟学”到西延“领干”，炼就听声辨病
绝活。高铁开通，回家路由4.5小时缩到10分钟，
他既是建设者也成受益者，他笑言：“家门口通高
铁，日子比芝麻开花还高！”……

在高温42℃的太康隧洞，西延站7标项目技
术员贺建华率团队“蒸战”：送盐饮、改配比、倒班
制，既保证职工健康还要保证安全质量，他像猎
鹰，日巡两遍设备、夜查一道工序，四个月掘进破
千米，用汗水浇筑了西延高铁“希望通道”。

……
在我们听到的讲述中，在我们所掌握的材料

里，还有很多人筑路人，限于篇幅，无法一一展示，
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形象——以忠诚守信、
以奉献与善良，在西延高速建设中，写下新时代建
设者的精神史诗。

于是，我向他们致敬！向西成客专陕西公司
的工匠们，向这些默默无闻的筑路人，向这些中国
的基建狂魔，向这些自称“钉钉子的人”们致敬，他
们钉的不是木，不是墙，是风，是时间，是秦岭的脊
梁，是隧道中的断裂带，是蠢蠢欲动的滑坡，是汩
汩欲喷的涌水层，是暗河狂跳的心……当把钉子
钉进砂岩与煤层交错的咽喉——钉住瓦斯，钉住
塌陷，便是把陕西的“米”字钉进中国高铁的骨
骼。从此，使“延”途的山岭不再高，沟壑不再深，
窑洞的灯光被无砟铁轨串成一条低垂的星链，犹
如游动的银蛇，游向未来。

赤脉通衢 延水扬旌

2025年的深秋，当无砟轨道完成最后一声长
啸，联调联试号角般宣告：红色圣地的高速时代，
正沿着这条被汗水与焊花淬炼的脊梁，呼啸而来。

这不仅是“车轮加速”，更是“血脉重焕”。当

钢轨穿过黄土沟壑，把西安至延安压缩成1小时
内，革命旧址、纪念馆、延安窑洞及黄土风情被一
并拉进全国“一日游”的旅游圈。

有关方面做过预计，高铁通衢，延安年接待量
可突破1亿人次，红色旅游收入占延安GDP比重
将超过1/4。宝塔山下的烟火气与研学团、旅游
团的脚步声同频共振；高铁冷链让洛川苹果、甘泉
小米24小时抵达大湾区。一条“红色产业链”正
沿钢轨延伸；西安的科研、资本借1小时经济圈北
上；陕北的能源、特色农产品顺势南下；关中——
陕北产业互补格局就此激活。更重要的是，高铁
把红色记忆从“地理符号”升级为“精神现场”——
游客早上在大唐不夜城打卡，中午就能在枣园、杨
家岭聆听“赶考”故事。

时空折叠让红色教育走出展柜，成为可触、可
感、可带走的旅程。车轮滚滚，抛弃的是闭塞与贫
困，留下的是信仰与繁荣；红色圣地的高铁时代，
正以350公里的时速，把老区推向开放前沿，把信
仰写进复兴大道。

不久将来，当“米”字最后一笔向榆林、向兰
州、向成都延伸，老区将接入全国 3小时高铁圈；
能源、特色农业、大数据产业沿轨布局，人才回流、
资本北上，黄土高坡变身“高速走廊”；坐着高铁追
信仰，将成为新一代对红色圣地最浪漫的打开方
式，过去是“火车拖来的希望”，如今是“高铁载来
的复兴”。

越是高速发展，越想回味过去。有了今昔对
比，才能感到日子的红红火火。

解放初期去延安，那是一段“山路十八弯”的
艰难跋涉。 里程长、路况烂——据资料显示，
1949 年整个延安专区公路通车里程仅有 300多
公里，且多为抗战时期在大车道上草草加宽的土
路，“路窄、坡陡、弯急”，桥梁寥寥无几，雨季一来，
或塌方断道，或泥泞不堪，交通状况十分闭塞。

由于地处黄土高原腹地，地形以梁、峁、沟壑
为主，道路崎岖难行，车辆稀少，商货运输主要靠
畜力车、毛驴驮运，甚至人背肩扛；老百姓出远门
多是靠两条腿加一双布鞋，与外界联系异常艰难。

据有些健在的老人们回忆，那时从西安到延
安，汽车两天才能到。1950 年前后，从西安乘烧
木炭的长途卡车北上，要先过渭河木船渡、再盘黄
土塬，一路颠簸，到铜川已天黑，入店歇息。第二
天继续颠簸，全程 10多个小时；如遇暴雨，常被
塌方困在半路，车上旅客下车推车是常事。

那时的火车还不见影子。西延铁路 1973
年才动工，此前去延安根本见不到铁路，老区人没
见过火车长啥样、铁路叫个甚？外地人若从北京、
太原方向来，要先坐火车到铜川或耀县，再换乘卡
车或步行翻越金锁关，一路黄尘扑面，好不辛苦。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解放初期的延安藏在深
山里，出一次门堪比一场小远征；也正因为交通闭
塞，才更显后来建设省道、国道、铁路、高速公路乃
至高铁的历史分量。这种闭塞的状况，也使得后
来交通基础设施的每一次突破都显得意义非凡。

——1956年延安城东一声炮响，西包公路硬
是在黄土峁梁里凿出第一道柏油划痕，老区人围
着乌黑路面又哭又笑——原来汽车可以不带黄尘
尾巴了！

——1973年，钢钎铁锤再次震醒山岭，西延
铁路的隧道一寸寸啃破岩壁，打开一道亮光。

——1986年，绿皮车喘着粗气驶进宝塔山
站，西安到延安缩短成“昼发夕至”，人们像过节一
样涌进车厢，只为听一听汽笛在山沟里的回音；

——1991年，第1条铁路，西延铁路（西安至
延安）于12月26日全线铺轨贯通，翌年8月1日
正式开通客运，首次将延安纳入全国铁路网；

——2006年，第1条高速路，包茂高速延安
段（靖边至延安）于2006年9月建成通车，使老区
进入高速公路新时代；

——2010年，黄延高速通车，汽车终于不用
翻金锁关老路，两小时直抵延安城，苹果装箱连夜
进京，老区的人们第一次听见“冷链”这个词；

——2012年，西安到延安的第1条动车正式
开通。7月1日，首趟动车组列车D5090从西安
北站发出，两个半小时便驶入延安；

——2025年，第1条高铁西延高铁年底建成
通车，标志着延安正式进入辉煌无比的“高铁时
代”！

这些交通线路的相继开通，不仅彻底改变了
延安“藏在深山里”的困境，更重要的是为当地经
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提供了坚实基础。从昔日
的“小远征”到如今的便捷通达，堪称历史性的伟
大跨越。

整整70多年，三代交通人用镐、钎、轨、网，把
圣地托举出深山，让宝塔山的灯光与大雁塔的霓
虹在同一小时里交相辉映。

宜君县尧生镇塬村果农杨三明说，西延高铁
通到咱山窝窝，宜君苹果“坐高铁”瞬间新鲜到西
安，损耗降至3%，收购价翻番；24小时直达珠三
角，品牌溢价每斤涨2元。果农扩种8%，人均年
收破1.8万。高铁引客入园、带厂落户，山果变

“金果”，这种“甜蜜变革”，真是乡村振兴升级版的
“新引擎”。

历史就这样被钢轨写成诗：越是闭塞过的地
方，越显通达的磅礴；越是经历过艰难跋涉，就越
懂飞驰的可贵。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红色延安
不再遥远，她正以350公里的时速，与新时代并
肩，驶向更广阔的视界！

清晨，当汉中西乡茶山
上的薄雾还未散尽时，我便
相约好友老彭一同踏上了
前往茶园的小路。这路不
甚宽，仅容一人行走，两旁
杂草丛生，时有野花点缀
其间。晨露沾湿了裤脚，凉
意便顺着布料爬上来，倒也
清爽。

茶山不高，却极有层
次。远望如梯，近看似坡。
茶树排列得极是齐整，一株
挨着一株，倒像是列队的士
兵。新发的嫩芽在晨光中
泛着微光，青中带黄，黄里
透白，煞是好看。

采茶人早已在田间忙
碌。多是妇女，头戴斗笠，
腰系竹篓，手指在茶丛间翻
飞如蝶。她们的动作极快，
一捏一提，嫩芽便落入掌
心。偶有说笑声传来，在山
谷中荡出回音，转瞬又被风
吹散了。

我在一株老茶树旁驻
足。这树怕是有年岁了，主
干粗如儿臂，枝叶却依然茂
盛。树皮上爬着些青苔，摸
上去湿滑冰凉。树下的泥
土松软潮湿，散发着淡淡的
腐殖质气味，与茶香混在一
处，竟生出几分禅意。

日头渐高，雾气散尽，
茶山显出本来面目。层层
叠叠的绿，从山脚一直漫到
山顶。这绿也分许多种:新
芽的嫩绿、老叶的墨绿、阴
影里的黛绿、阳光下的翠
绿。风吹过时，整座茶山便
活了，绿浪翻滚，宛如碧海
生波。

晌午时分，采茶人三三
两两坐在田埂上歇息。她
们取出粗瓷碗，倒上自家带
的茶水。茶汤清亮，映着天
光云影。有人招呼我俩同
饮，我们便也席地而坐。这
茶味道极淡，却自有一股山
野清气，入喉回甘，竟比城
里那些名茶更觉真切。

午后，我和老彭循着茶
农指点，来到山后的制茶作
坊。屋内蒸汽氤氲，茶香
扑鼻。新采的茶叶在竹匾
上摊开，经过揉捻、烘焙诸
多工序，渐渐显出成品模
样。老匠人手上布满老
茧，却将力道拿捏得恰到
好处。他说，制茶如育人，
火候过了则苦，不足则涩，
须得刚刚好。

下山时，夕阳已将茶山
染成金色。采茶人背着满
篓的鲜叶归去，身影在田垄
上拖得老长。他们的脚步
沉稳踏实，仿佛与这茶山早
已融为一体。

我忽然明白，所谓好
茶，不过是这片山水与这些
人共同写就的一首诗。茶
树年复一年地生长，茶农日
复一日地劳作，于是这寻常
的草木便有了灵性，这平淡
的日子便有了滋味。

回到城中，我泡了一杯
买自茶山的新茶。看叶片
在杯中舒展，恍如又看见那
座青山在云雾中若隐若现。

（作者供职于两亭超限
运输检测站）

“延”途之光：
一条通往信仰与记忆的银色轨道

—— 西延高铁礼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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